
《太 白 仙 诗 卷》为 苏 轼 元 祐 八 年

（1093年）所书，录古体诗二首。在传世

的苏书墨迹中，当数《黄州寒食诗帖》和

此卷最具神韵。

此卷被称作《太白仙诗卷》，即是诗

为太白所作之意，而帖尾题曰：“元祐八

年七月十日，丹元复传此二诗”，只言诗

为丹元所传，并未言及诗的作者。关于

此二诗的作者，历来有三种意见：一是

认定诗为李白所作；二是认为诗为东坡

自作，所谓：“此东坡游戏三昧，直以谪

仙自况也”；三则认为此二诗先出于丹

元冒李白之名伪作，后经苏轼修改润色

而“点铁成金”。笔者是比较赞同第三

种观点的。

丹元，是道人姚安世的号。苏轼好

与僧道相往来，参禅论道，是为一乐。

姚安世是他晚年结交的一个道士，两人

一度过从甚密。在东坡集中尚有两首

赠 与 姚 安 世 的 诗 ，即《次 丹 元 姚 先 生

韵》、《次秦少游韵赠姚安世》，其中“剥

啄扣君容膝户，巍峨笑我切云冠”“肯把

参同较同异，小窗相对为研丹”生动记

述了他们之间的交游。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元祐间，旧党

内部出现分化，形成朔党、洛党、蜀党

之争，作为蜀党领袖的苏轼首当其冲

地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此时他的心理

状况一定是十分微妙的，兼济天下的

政治抱负仍旧没有泯灭，但宦海的沉

浮、官场的倾轧又使他心生倦意。“永

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中

国的文人士大夫们永远徘徊在出世与

入世的矛盾纠结之中，这在苏东坡的

身 上 体 现 得 尤 为 明 显 。 他 的 谈 玄 参

禅、接游僧道，其实都是在寻求一种内

心的超脱。

《太白仙诗卷》的创作，正是在这

样的心理状态下完成的。元祐八年，

苏轼 58 岁，用“人书俱老”形容他此时

的书艺境界是最恰当不过的，他早已

摆脱了法度的束缚，在更高的层次上

做到了“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

推求”。苏轼通常状态下的作品往往

字字独立而略显拘谨，看不出太大的

情绪变化，但《太白仙诗卷》却是他独

具面目的作品，其创作显然是处于一

种波澜起伏的情绪之中。第一首前五

行相对平静，从“莫跨紫鳞去”开始，明

显加强了字间的大小错落，不再追求

点画的精致准确，而一任天机流转，笔

走龙蛇，仿佛随着诗意的演进，字里行

间也呈现出飘飘欲仙的意态。第二首

诗营造出的气氛更为复杂，交织着诡

异与清冷、洒脱和无奈，而苏轼的笔致

也在翻飞跳宕中抒发着胸中的意气，

此时的笔画更加粗重且增加了连带，

行草相间，笔意连绵，真是嘈嘈切切，

天花烂漫。

《太白仙诗卷》是苏轼最不顾及笔

法、字法、章法，最率意而为的作品，但

书家的性情、学养、功夫都在其中得到

了完美的呈现，这真是“无意于佳乃佳”

了。“宋尚意”，实际上是宋代文人士大

夫对于更高艺术境界的追求，它要求书

家在人格、学问和技巧上都要具备很高

的修养，然后在一种率真的状态下去实

现自由的书写，“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

妙理于豪放之外”，这是将书法艺术提

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层

面。《太白仙诗卷》正是为“尚意”书风作

出了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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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至 11 日，一场与“家承”有

关的书法展——“墨缘书韵：王念堂、王

明明、王卫明书法展”在北京画院美术

馆与公众见面。展览汇集了王念堂、王

明明、王卫明父子三人的真、行、草、隶

等书体作品 70 余件，包括中堂、对联、

扇面、手卷等传统书写形式，内容以经

典诗词、名言警句为主。此次父子三人

同台，不仅展示了他们书法艺术的成就

与高度，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化传承、

艺术创作、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的关注

与思考。

王念堂是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之

父，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与熏

陶，人生曲折艰辛，但多年来未曾放弃

自己的文艺梦想，对书法创作态度认

真，把“笔墨纸砚”视为人生一乐。王念

堂的书法字体瘦劲，丰筋神足，率真豁

达间暗含着一股沉静、坚韧之气。细而

品之，其书汲取晋唐行楷笔法及神韵，

法度、章法严谨而不失灵动，心、手合

一，将书、诗、情、境有机地融为一体。

王卫明为王明明小弟，现为日本京都橘

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兄弟二人的艺术

启蒙阶段非常类似，均自幼爱好书法，

并得名家点拨。

“父亲对我和弟弟的影响非常大，

中国书画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有很大一

部分是通过家学往下传。在我很小的

时候，父亲就给我们讲他所知道的传统

文化，教我们读书、写字，领我们拜访名

家。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以及我骨子里

对中国书画的兴趣，与父亲对我的教育

和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的书法家只

靠拿笔写字不行，还需要有深厚的文化

积淀和修养，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对于

子女的教育、对于中国传统书画的传承

应该给大家有所启示。”王明明说。

据王明明介绍，父亲对于孩子的教

育非常独特，凭着自己在文艺方面的眼

光，在七个孩子的启蒙阶段，都及时发

现他们的艺术天赋，并因材施教，因势

利导，克服一切困难创造良好的家庭文

化氛围及学习环境。父亲对艺术有一

种强烈的意识，即必须要立足于传统培

养孩子的品格、学养和艺术感觉。他认

为，学习艺术的起点一定要高，“第一口

奶非常重要”。于是，他在王明明、王卫

明很小时就带着他们到处寻访名家大

师，并先后向吴作人、李苦禅、徐之谦、

顿立夫、启功、康殷等先生求教书艺，名

家大师们的殷殷教诲不仅使孩子们受

益匪浅、进步飞快，他自己的书艺也跟

着不断提升。“父亲在 60 岁之前都将精

力放在了培养我们上，而 60 岁之后又

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的艺术中。此次展

览是父亲追求书法一生的总结，也是两

代人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呈现。”王明明

说。北京画院研究员乐祥海认为，这次

展览突出了“家承”对子女教育的重要

性，可以启发观众对传统文化保护、传

承的思考。

王明明认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创

新的基础应该首先来自传承，而不是漫

无边际、没有出处的自我发挥和昙花一

现的大胆创造。对于当前的书法渐渐

演变成标准混乱、法度缺失、边界模糊

的艺术门类，他有自己的看法：“中国的

书画艺术是有严格程式的，它有边界可

循，有法度可依。现在，各种行为书法、

装饰书法和稀奇古怪的图式让我们对

中国书画的期望值无限放大。没有边

界的创新会把中国书法置入一个危险

的境遇。中国书法的发展应该在其本

体中创新，而不是在样式上无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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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家学熏陶，我自幼就痴迷上

书画。几十年来，尽管职业更替频

繁，环境反复变迁，但学习书法始终

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书法艺术是中国的国粹，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书

法艺术发展至今应该是高雅的艺术，

它应具备精美的技巧、深刻的文化内

涵和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独特艺

术。所以书法艺术需要传统文化的

依托，需要技术书理的支撑。没有传

统的根基，缺乏历史的积淀，是站不

住脚的。后人学习书法首先是学习

和传承，不能轻易讲创造和创新。

古代书法大家的成就都是厚积薄发

的结晶。米芾用 30 年功夫学习古

人，摹拓和对临而成为集古出新的

巨匠。从接受学的角度看，每个人

的性格、阅历、审美和知识结构等各

方面都存在差异，对同一范本的接

受能力、理解深度以及掌握水平是

不同的，故最后的表现手法和风格

面貌自然有区别。从书法史的进程

看，书法是稳变、渐变，而没有“突

变”。经典传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大宝藏。后人理应对前贤

经典学习、汲取、消化、继承、变通。

事物总是辩证的，往往不刻意创新的

人，会在最后表现出真正的个性。

孙过庭云“心不厌精，手不忘

熟”，学习书法必须经历笔成冢、墨成

池的长期艰苦磨练，才能达到功深法

备、炉火纯青的地步。学习书法，一

定要深入学习经典传统，浅尝辄止是

不能登入艺术堂奥的。大凡有成就

的书法家，一定是经过长期的磨练，

乃至毕生的探索和积累。只有这样

耐得住寂寞，坐穿冷板凳，“乐之终生

不厌”，才能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即

厚积薄发也。书法是一种慢变量的

艺术，任何形式的急于求成或急于求

变都不符合书法艺术的内在规律。

当代人以快节奏的浮躁心态来学习

书法是不行的。

刘熙载曰：“书，如也，如其学，如

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

法是写人的，作品最后是作者学识、技

巧、修养、性格、阅历、品格的写照。即

“书乃心迹”也。而书法要靠长期的

“悟”和“养”，没有持之以恒的艰苦历

练是无法得其三昧的。除此之外，还

得留意书法功夫，要善于汲取物象的

神韵精髓。如张旭见公主担夫争道而

得书法结构的避让关系，观公孙大娘

舞剑器而得草书的神韵一般。

楷书如达摩和尚面壁，是一种静

的坐禅功夫，静能收其心，针对当前

人们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提倡写笔

法精到的楷书，尤其是小楷，对改变

当前书坛普遍存在的技法不足是大

有益处的。古代很多大家都能写得

一手精美的楷书。欧阳修在《跋茶

录》中说：“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

真楷以小楷为难。”

学习书法，我崇尚中庸之道即中

和之美，我认为这符合传统文化儒道

美学艺术观。孙过庭“违而不犯，和

而不同”含中庸之道，书圣王羲之书

法轻重徐疾，行云流水，旷达但不狂

放，即充分表现了中和之美。压抑性

情、太呆板的“馆阁体”不行，而任笔

成体、聚墨成形，点画结构经不起推

敲的涂鸦之作是唬弄人、忽悠人的。

只有中和之美才是书法之最高境

界。人体需要营养平衡、阴阳平衡、

酸碱平衡，同理也。其实，做人做事

也是这样。好的作品一定赏心悦目，

是一道惬意的视觉美餐。

书法最容易介入，但最难深入，

古人云“学如牛毛，成为麟角”，名世

容易，传世难，一如攀登珠峰，欲登者

众，登顶者少。艺术最终还是应该以

作品说话，书法作品要经受住时间的

检验。有远大志向的书法家，应争做

名留青史而不是名流一时。

苏轼《太白仙诗卷》：

无意于佳乃佳

太白仙诗卷（局部） 111× 34厘米 苏轼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人生烛上华，光灭巧妍尽。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只知雨露贪，不闻零落近。我昔飞骨时，惨见当涂坟。

青松霭朝霞，缥缈山丁村。既死明月魄，无复玻璃魂。念此一脱洒，长啸祭昆仑。醉着鸾皇衣，星斗俯可扪。

释文：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王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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